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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１

每天在前檐下晒晒太阳ꎬ已成了我这些年的习惯了ꎮ

如今有前檐的房子不多了ꎬ我这房子ꎬ前檐下还有几根粗壮

的柱子ꎬ因为前檐伸得太长了ꎮ 有时候老黑伸出舌头ꎬ我直想找

根棍儿给它支起来ꎬ可总是刚起念头ꎬ老黑就把舌头缩回去了ꎮ

我这前檐是永远不会缩回去的ꎬ它就像一个女孩子的裙裾ꎬ舒舒

展展精精神神的ꎬ仿佛随时都会飞扬起来ꎮ

人一喜欢晒太阳ꎬ就说明身体不行了ꎮ 年轻的时候ꎬ我喜欢

的是阴雨天ꎬ一条一条的雨线从天而降ꎬ四面是高高的瓦房ꎬ院

子成了雨线的容器ꎬ角角落落都盛得满满的ꎮ 我靠了前檐下的

柱子ꎬ想象自个儿是个天女ꎬ白色的披风ꎬ五颜六色的飘带ꎬ飘带

一甩就是一片云彩ꎮ 那一挂一挂的竹帘子似的雨线ꎬ正是云彩

或说是我的飘带变的ꎮ

晒太阳之前ꎬ我是要干点活儿的ꎬ一是扫地ꎬ一是把鸡窝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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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ꎮ 地是屋里的、前廊上的、前廊下的院子的ꎬ全是老旧的方砖ꎬ

每天扫ꎬ每天都能见到青色的砖末儿ꎬ风一吹ꎬ砖末儿不知到哪

里了ꎬ留下的只是一块残缺ꎮ 我用的是把黍糜子笤帚ꎬ扫得干

净ꎬ不像高粱糜子的ꎬ扫过去会留下一道一道的痕迹ꎮ 扫地如今

对我来说是件最要力气的活儿了ꎬ猫了腰ꎬ一下一下地ꎬ少说也

得扫上好几百下ꎮ 从前这活儿是蹲着干的ꎬ打今年就蹲不下了ꎬ

腿关节就像车轴少了油ꎬ一蹲就咯吱咯吱响ꎮ 身上的气力也差

了不少ꎬ扫上几十下就要歇一会儿ꎮ 但我还是要每天每天地扫ꎬ

我害怕有一天停下来ꎬ就永远地扫不动了ꎮ 然后我就到西墙根儿ꎬ

把挡在鸡窝口的石块、木板搬掉ꎬ看一群母鸡、公鸡活泼泼地跑

出来ꎮ 它们跟在我身后ꎬ从西墙根儿跟到东墙根儿ꎬ东墙根儿下

有间石棉瓦搭的小房ꎬ小房里有陈年的玉米粒ꎬ我便抓一把撒给

它们ꎮ 这时我看见老黑卧在檐下的台阶上ꎬ不屑似的眯了眼睛ꎮ

它对鸡本就是不屑的ꎬ这回的不屑大约也捎带了我了ꎬ我带领一

群鸡忽而这里忽而那里的ꎬ就像一只抱窝后的老母鸡ꎮ

老黑大约有十二三岁了ꎬ也到了去那边的年龄了ꎬ但它不像

我ꎬ满头白发ꎬ满脸的褶子ꎬ它还是二三岁时的模样ꎬ大眼睛ꎬ大

耳朵ꎬ墨黑的毛发ꎬ腿脚也没毛病ꎬ撒起欢儿来会吓得鸡们满院

子乱跑ꎮ 不过只有我知道ꎬ它已经老态得多了ꎬ从前它每天都要

汪汪地叫上几回ꎬ午时还颠儿颠儿地往新街跑一趟ꎮ 现在呢ꎬ是

没完没了地睡在太阳地儿里ꎬ踢一脚都不肯动一动ꎬ有人来串门

子ꎬ它都懒得叫一声了ꎮ

新街是我的儿女们住的地方ꎬ那条街全是两层的楼房ꎮ 为

让我搬到楼房ꎬ儿女们不知费了多少口舌ꎬ还是没能把我说动ꎮ

我说给他们的理由ꎬ一是舍不得老房子ꎬ二是舍不得老街坊ꎬ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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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这两样儿ꎬ我会少活几年的ꎮ 一说少活ꎬ他们就没办法再逼我

了ꎮ 其实还有一个理由ꎬ我不好跟他们讲出来ꎬ就是ꎬ在这个院儿

里ꎬ我不必看哪个的眼色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ꎬ想不做了就不做ꎬ

这份自由ꎬ在新街任何一个儿女家里都不会有的ꎮ 那阵子我的

脑子就像有阳光照耀着ꎬ什么都想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ꎬ有一

回儿子把汽车都找来了ꎬ儿媳帮了收拾着锅碗瓢勺ꎬ女儿抱起了

床上的被子ꎬ可我坚定得就像院门外那盘石磨一样ꎬ最后还是让

他们两手空空地走了ꎮ

院门外那盘石磨已经很多年没人理睬了ꎬ人过了时也是一

样ꎮ 儿女们的理睬ꎬ就看做是意外的幸事吧ꎮ

我坐在一把圈椅上ꎬ脚下蹬了只棒子皮编的蒲墩ꎮ 蒲墩又

厚又大ꎬ还是我去年秋天编的ꎮ 每年我都要编几个ꎬ送给儿女们

坐ꎮ 他们住了楼房ꎬ有了沙发ꎬ已经不稀罕了ꎬ但碍了我的面子ꎬ

他们都会装做高兴地收下ꎮ 今年的玉米还没下种ꎬ估摸着长熟

时ꎬ我身上的力气就更小了ꎬ编不动了ꎮ

我让圈椅靠了檐下西边的柱子ꎬ脸朝了太阳ꎻ到下半晌我会

把圈椅挪到东边那根柱子ꎬ脸还是朝了太阳ꎮ 我就像院儿里种

的葵花一样ꎬ太阳去哪儿ꎬ我就脸朝了哪儿ꎮ 我惊异着自个儿的

自然ꎬ人啊ꎬ就这么一天天一年年的ꎬ日头拽着似的ꎬ多么快啊!

２

葵花种在原来的东西厢房的废墟上ꎬ已经有一拃高了ꎬ小叶

子茸乎乎绿扑扑的ꎬ看着就叫人喜欢ꎮ 每年我都要种上一茬ꎬ这

东西皮实ꎬ不挑土ꎬ不怕旱涝ꎬ只要有阳光ꎬ就噌噌地往上长ꎮ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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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那么的喜欢阳光ꎬ想必是害怕黑暗的缘故ꎮ 天一黑下来ꎬ我

会及时把院儿里的照明灯打开ꎬ让光明陪伴它们度过漫长的一

夜ꎮ 儿女们都劝我改种蔬菜ꎬ自种自吃ꎬ省钱又环保ꎬ我没听ꎬ从

他们搬走种的就是葵花ꎮ 不为吃它们的果实ꎬ只为看了好看ꎬ一

棵两棵不显ꎬ要是几十棵上百棵地聚在一起ꎬ那气势就不得了

了ꎮ 风来了ꎬ雨来了ꎬ太阳出来了ꎬ各有各的气势ꎬ我总是看也看

不够ꎮ 我常常奇怪ꎬ它们怎么就长成了这样子? 大脑袋ꎬ细身

子ꎬ乍一看跟个人似的ꎬ会叫人吃一惊ꎮ 它像是不参照不顾忌任

何的同类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ꎬ自由极了ꎬ却又谦逊极了ꎬ永远向

这个世界彬彬有礼地笑着􀆺􀆺

儿女们搬走已有二十几年了ꎬ那时候的楼房是要自己盖的ꎬ

为了省钱ꎬ他们就把东西厢房拆掉ꎬ拉走了砖瓦木料ꎮ 他们当然

希望也拆掉我住的五间北房ꎬ好让他们省更多的钱ꎬ但我不答

应ꎬ他们谁敢动一动? 我知道ꎬ那一次是伤了他们的心了ꎬ这条

街上的瓦房都快拆光了ꎬ瓦房的砖瓦木料值钱ꎮ 有盖不起楼房

的也一样地拆ꎬ说是拆一间瓦房能盖两间平房ꎮ 各家的儿女们

长大了ꎬ娶媳妇的娶媳妇ꎬ嫁人的嫁人ꎬ房子住得紧巴了ꎮ

我也不是没动摇过ꎬ儿女们不富裕ꎬ帮帮他们是应该的ꎬ可

帮了他们ꎬ自个儿的房子就没了ꎬ就要今儿住在老大家ꎬ明儿住

在老二家ꎬ像一个挨家讨饭的了ꎮ 村里这样的例子太多了ꎬ叫做

“轮起来”ꎬ老人们见了面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ꎬ轮起来没有?

我早跟儿女们说过ꎬ我是不要轮起来的ꎬ人又不是物件儿ꎬ挪过

来挪过去的ꎮ 而不轮起来最要紧的ꎬ莫过于拥有一处属于自个儿

的房子了ꎮ

我这五间瓦房ꎬ在村里不是最好的ꎬ却已经是唯一的了ꎮ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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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亲眼所见ꎬ有一天毛毛骑三轮车拉了我ꎬ一条街一条街地转

了一遍ꎮ 总共九条街ꎬ待转完ꎬ我的眼圈都红了ꎮ 这房子啊ꎬ拆

个一间两间的不显ꎬ拆多了ꎬ就成了势了ꎬ跟葵花是一个理儿ꎮ

可葵花是什么势ꎬ这拆掉的房子是什么势啊ꎬ断壁残垣ꎬ碎砖烂

瓦ꎬ尺把高的野草􀆺􀆺就像是死去的野狗ꎬ扔在哪儿就是哪儿

了ꎬ车轧、鸡刨、苍蝇叮ꎬ也没人理会了ꎮ 我要是有力气ꎬ就都把

那些地方种上葵花ꎬ不能拍屁股走了ꎬ屎啊尿啊的臭着别人ꎮ 在

废墟之间ꎬ还住了不少的人家ꎬ就看哪院儿里有树的ꎬ门口贴了

对联的ꎬ门前有几道扫帚印儿的ꎬ一定是有人住的了ꎮ 有一条短

马道ꎬ印象中两边都是青砖瓦顶的ꎬ顶角一只只的龙头ꎬ马道的

尽头是面大青砖垒就的后山墙ꎮ 可如今ꎬ龙头没有了ꎬ青砖瓦顶

没有了ꎬ后山墙也没有了ꎬ就像是一把断了扶手拆了后背的木

椅ꎬ只剩了光秃秃的底座了ꎮ 好在ꎬ左右两侧的荒草间ꎬ还各有

几间平顶的砖房ꎬ几棵枣树、椿树和洋槐ꎬ砖房的烟囱里冒出淡

淡的烟气ꎬ树们也还算蓬勃ꎮ 唉ꎬ真难为它们了ꎬ孤零零的ꎬ还有

这样的精气神儿ꎮ

一边转ꎬ我一边抑制着发酸的鼻子跟毛毛讲着老街过去的

样子ꎬ成排的瓦房ꎬ成对的石狮子、上马石ꎬ高高矮矮的石阶􀆺􀆺

毛毛听着却笑了ꎬ说ꎬ这都什么猴年马月的事了ꎬ打记事我就没

见过ꎮ

毛毛是我的孙女ꎬ一九九二年生的ꎬ她当然没见过ꎮ 可她爸

文海见过ꎮ 毛毛说ꎬ我爸才顾不得说这些ꎬ他忙得饭都不在家吃

了ꎮ 我知道文海在大队部做事ꎮ 我一说大队部ꎬ毛毛就纠正我ꎬ

不是大队部ꎬ是村委会ꎮ 大队部也好ꎬ村委会也好ꎬ反正是一样

的ꎬ都是一群管事、挨骂的人ꎮ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也在大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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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过ꎬ很知道里面的深浅ꎬ我劝过文海ꎬ还是别去蹚那浑水吧ꎮ

文海不听ꎬ他说大伙儿选的ꎬ我得对得起大伙儿的信任ꎮ 我说ꎬ

呸ꎬ挨家挨户地拉票ꎬ以为我不知道啊? 文海就嘻嘻地笑了ꎬ说ꎬ

我不拉ꎬ人家会信任我吗?

如今的事我真是不懂了ꎬ信任一个人ꎬ不是靠他的品性ꎬ而

是靠自卖自夸了ꎮ 毛毛说ꎬ拉票算什么ꎬ还有送东西送钱的ꎬ有

的送出去的钱都有几十万了ꎬ不过他们上了台ꎬ捞的可比送的多

多了ꎬ什么事一过手没点油水啊ꎮ 毛毛这么个小人儿ꎬ竟是什么

都明白的ꎮ 我问她是不是听她爸说的ꎬ她说ꎬ这种事不用她爸

说ꎬ傻子都知道ꎬ不图利不起早嘛ꎮ 毛毛长有和她爸一样的眉清

目秀的脸ꎬ这张脸有她爷爷的影子ꎬ而脸上的长睫毛、宽额头ꎬ却

是打奶奶这儿来的ꎮ 她举手投足快捷、麻利ꎬ嘴皮子也来得快ꎬ

这有点像她的妈妈ꎮ 我喜欢看见她ꎬ喜欢指使她做点什么ꎬ可我

实在不想从她嘴里说出“不图利不起早”的话ꎮ 望着她ꎬ我有些

忧心忡忡的ꎬ如今的孩子都太聪明了ꎬ但愿她还知道ꎬ这世上还

有不图利也肯起早的事ꎮ

回到我住的街上ꎬ心情稍好了些ꎬ这条街虽也拆掉了不少房

子ꎬ但荒草不多ꎬ废墟上不是种上了老玉米ꎬ就是各样的蔬菜ꎬ还

有的人家ꎬ利用残垣断壁搭起了塑料菜棚ꎮ 这条街上的人ꎬ到底

不一样ꎮ 不过还是冷清多了ꎬ长长的一条街ꎬ竟没见到一个人

影ꎮ 从前ꎬ这条街里可是最热闹的ꎬ卖烧饼的ꎬ卖卤鸡的ꎬ锔盆锔

碗儿的ꎬ磨剪子锵菜刀的ꎬ吆喝声是此起彼伏ꎮ 更不要说ꎬ两边

的上马石上ꎬ带孩子玩儿的ꎬ聊闲天儿的ꎬ下象棋的ꎬ是永远坐了

人ꎬ就没见闲着过ꎮ 我问毛毛ꎬ知道什么叫上马石吗? 毛毛说不

知道ꎮ 我不知该怎么跟毛毛说ꎬ这街里已看不到一块上马石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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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时候ꎬ都当四旧毁的毁扔的扔ꎬ最好的ꎬ也砌了

猪棚、牛圈用了ꎮ 那真是街上的一景ꎬ一对一对的ꎬ摸上去如捶

布石一样的平滑ꎮ 可如今连捶布石都少见了ꎬ跟毛毛说了也是

白说ꎮ 唉ꎬ日子就像是跑过去的野马一样ꎬ过去了就永远过去

了ꎬ再也找不回来了ꎮ

３

我住的街叫钟楼街ꎬ由来是街东头小学门口的一座钟楼ꎮ

钟楼我是见过的ꎬ楼顶八个角ꎬ大飞檐ꎬ盖了小巧的筒子瓦ꎬ看上

去就像是大鸟展开的精致又恢宏的翅膀ꎮ 以下是和瓦色一致的

青砖垛式女儿墙ꎬ顶下的大钟ꎬ足有一米多高吧ꎬ只钟下的开脚

就有尺把长ꎮ 仰头望去ꎬ隐约可见上面刻有图案ꎬ图间还有一行

竖排的文字ꎮ 听人说ꎬ那文字写的是:梁下县边良村公置ꎬ道光

十二年吉日造ꎮ 如今小学早迁到新街去了ꎬ钟楼也拆掉了ꎬ那口

大钟更不知去哪里了ꎮ 记得文涛、文海都是在那儿上的小学ꎬ每

天从街西头走到街东头ꎬ又从街东头走回来ꎮ 路是不远ꎬ却要经

常地鞠躬ꎬ因为小学老师多是钟楼街上的ꎬ和老师碰上不鞠躬是

要挨罚的ꎮ 文涛是文海的姐姐ꎬ文海倒没什么ꎬ见老师就扎下脑

袋ꎬ把屁股一撅ꎬ很得老师的喜欢ꎻ文涛则是能躲就躲ꎬ躲不过去

了只潦草地点头了事ꎮ 有几年ꎬ她甚至每天从村外绕个大圈子

上下学ꎬ冬天弄一身的寒气ꎬ夏天弄一身的露水ꎮ 这个文涛ꎬ从

小就执拗得要命ꎬ有点像我ꎬ却又总是跟我别扭着ꎬ就如同院儿里那

只老母鸡和小母鸡ꎬ一天到晚地相跟着ꎬ却又动不动梗脖子瞪

眼睛的ꎮ 唉ꎬ还是不提她吧ꎬ一提她心口就有点疼ꎬ这地方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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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归了她ꎬ她一来就有动静ꎮ

边良是这村的村名ꎬ梁下呢ꎬ是我老家的县名ꎮ 我老家的村

名叫伊家庄ꎬ就是说ꎬ道光年间以及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ꎬ伊家

庄和边良村还都属一个梁下县来着ꎮ 我知道对梁下ꎬ边良村的

人都是不屑提起的ꎬ因为边良村打五十年代就归了梁上市郊区

了ꎬ跟梁下没什么瓜葛了ꎬ就仿佛扔掉的一件破棉袄一样ꎮ 世上

的人就是这么势利ꎬ即便我这个来自梁下的人ꎬ为后生们提亲时

也绝没想过梁下的闺女ꎬ更不要说这里的闺女嫁到梁下去了ꎮ

这就有点像梁上市和边良村的关系ꎬ边良村的闺女总想嫁到梁

上市去ꎬ梁上市的后生却一样是不屑的ꎮ 当然这都是文海、文涛

那辈人的事了ꎬ到毛毛这辈ꎬ我就不大知道了ꎬ好像梁上梁下讲

的不多了ꎬ讲的倒是有钱没钱了ꎮ 我老家的一个侄子国庆ꎬ仗着

这些年做生意赚了钱ꎬ求我为他儿子找个边良村的闺女ꎮ 我说ꎬ

边良的闺女可没见过一个往梁下走的ꎮ 没想到他说ꎬ姑啊ꎬ这就

是您跟不上趟了ꎬ如今只要有钱ꎬ别说边良ꎬ梁上市的闺女也巴

不得呢ꎮ 那回他像是有点感冒ꎬ不住地咳嗽ꎬ不住地吐痰ꎬ一口

一口地全吐在了我屋里的方砖地上ꎮ 我说ꎬ还是先管管你这嘴ꎬ

再说梁上市的闺女吧ꎮ

我是十九岁嫁到的边良ꎮ 我常觉着ꎬ自个儿跟边良是有缘

分的ꎬ做姑娘的时候ꎬ婆家这房子我就梦见过多次ꎬ青瓦铺顶ꎬ方

砖砌地ꎬ长长的前廊ꎬ燕子翅膀一样的挺拔的飞檐􀆺􀆺头一回去

婆家ꎬ我简直都惊呆了ꎬ跟梦里的一模一样! 我常做的梦ꎬ除了

房子ꎬ还有葵花ꎬ那葵花金灿灿的ꎬ铺天盖地的ꎬ像是什么都没有

了ꎬ天下净剩了葵花了􀆺􀆺我大名叫伊建和ꎬ小名就叫葵花ꎮ 不

过在这村里ꎬ除了家人还没一个知道我的小名ꎬ大名也很少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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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ꎬ都喊我仁嫂、仁婶的ꎬ因为文海他爸叫仁ꎬ徐仁ꎮ 仁从来喊我

建和ꎬ我在大队部时牛广义也喊我伊建和ꎮ 牛广义是那时的村

支书ꎬ开会他总要一个个地点名ꎮ 除了他俩好像就再没人叫过

了ꎮ 对了ꎬ还有“文化大革命”我站在屋中央挨批的时候ꎬ不少

人也叫过ꎬ谁跟谁我如今都想不起来了ꎮ 我的小名只有婆婆叫

过ꎬ那还是在她去世的前一天ꎬ她和面忘了把袖子挽起来ꎬ便朝

我喊道ꎬ葵花ꎬ过来一下! 我一时间怔在那里ꎬ记得还是文涛跑

过去帮她挽起来的ꎮ 她平时总喊我仁媳妇ꎬ或者是文海妈ꎬ那声

“葵花”ꎬ就像是一下子把我和婆婆的距离拉近了ꎮ 婆婆她叫了

第一声ꎬ也是叫了最后一声ꎬ可在我这儿ꎬ却一辈子都会想

着了ꎮ 　 　

我和婆婆的常态多是沉默ꎬ沉默着洗衣做饭ꎬ沉默着织布纺

花ꎬ沉默着收拾一切家务ꎮ 婆婆有一张大大方方的圆脸ꎬ一双充

满善意的似随时准备应答别人的大眼睛ꎬ嘴唇也不薄不厚ꎬ可不

知为什么那嘴唇就是不肯轻易地打开ꎮ 开始我以为她是要端

婆婆的架子ꎬ后来知道不是ꎬ她和儿子和所有的人都这样ꎮ 仁曾

告诉我ꎬ他爷爷原来是这一带的名医ꎬ开了药铺ꎬ置了家业ꎬ光一

套套的四合院儿就占了半条街ꎮ 可爷爷也是个能造钱的ꎬ有一

年忽然抽上了白面儿ꎬ自个儿抽ꎬ还撺掇儿子抽ꎬ没有几年ꎬ好好

的家就给他们抽败了ꎬ药铺没了ꎬ四合院儿没了ꎬ爷儿俩竟也前

后脚地没了ꎬ现住的这套四合院儿ꎬ还是婆婆拿自个儿的体己钱

换回来的ꎮ 仁三言两语叙说了这事ꎬ我竟是一夜没能合眼ꎬ沉默

寡言的婆婆ꎬ原来还有这样惊心动魄的经历ꎬ这样的经历她都能

搁在心里不吐一字ꎬ世上还有什么值得她开口的事呢! 不过ꎬ我

还是觉得她对我这个媳妇有点两样ꎬ比如家务ꎬ她总是天不亮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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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地起来ꎬ淘米、做饭ꎬ打扫屋里屋外􀆺􀆺待我们起来ꎬ这全套

的活儿已经做完了ꎮ 吃过早饭ꎬ解放前是给人家拆拆洗洗ꎬ缝缝

补补ꎬ解放后是为儿孙们忙碌ꎬ也总是以她为主ꎬ我若多干些ꎬ她

便说ꎬ甭管了ꎬ我来吧ꎮ 嫁给仁之前ꎬ我一直为八路军做事ꎬ几乎

没在家待过ꎬ我想婆婆也许是要感化我ꎬ以使我老老实实做徐家

的媳妇ꎬ再不要出去担惊受怕ꎮ 解放后呢ꎬ我当了村干部ꎬ婆婆

应是没这担心了ꎬ但像已成了习惯ꎬ屋里屋外仍能看到她忙碌的

身影ꎮ 她是一双小脚ꎬ每天忙下来ꎬ都要一圈一圈地打开裹腿ꎬ

脱下鞋子ꎬ再脱下一双白色的粗布夹袜ꎬ将脚伸进热气腾腾的水

里泡一泡ꎮ 她的一排脚趾被裹在了脚心ꎬ脚面高高地拱起来ꎬ每

回不经意地看到ꎬ我都会转开目光ꎬ不忍再看ꎮ 她每天的洗脚ꎬ

就像是对那可怜的脚的抚慰ꎬ第二天ꎬ被抚慰过的脚就又上了弦

一般ꎬ开始轻轻巧巧地走动了ꎮ 她的三角形的鞋子和夹袜都是

自个儿缝做的ꎬ一针一线精致、匀称ꎬ鞋底是白洋布滚边ꎬ鞋帮是

浆过的全黑春富尼ꎬ看上去黑白分明ꎬ棱是棱角是角ꎬ就如同模

子里脱出来的ꎮ 作为儿媳ꎬ我是一直想为她做双鞋子的ꎬ却一直

没敢ꎬ因为做仁和孩子们的鞋子ꎬ我都是勉强应付ꎬ不是鞋帮上

歪了ꎬ就是鞋底子纳走了形ꎬ很多回都要靠婆婆的帮忙才能完

成ꎮ 至于袜子ꎬ在我看来比鞋子还要无从下手ꎬ那几块布料的拼

接ꎬ需要什么样的精确度才能合脚啊ꎮ

若是仅这样度过我和婆婆的一生ꎬ我虽有遗憾ꎬ却还算是有

福的ꎮ 可在婆婆去世之后ꎬ我才从婆婆的一个侄子狗旦那里知

道ꎬ婆婆其实是知道我婚前的事的ꎬ一切一切ꎬ她全都知道! 她

瞒过了儿子ꎬ瞒过了徐家所有的人ꎬ也从不跟我提起ꎬ她只踮着

小脚去过离她娘家不远的南庄一趟ꎬ为的是核实她从狗旦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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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的消息ꎮ 消息核实了ꎬ代价却是她很少再回娘家ꎬ且不准狗

旦再来边良ꎮ 直到她去世ꎬ狗旦才见了她最后一面ꎮ 狗旦在灵

前哭得昏天黑地ꎬ称姑姑是他一辈子最敬慕的人ꎬ可他却一辈子

没机会孝敬ꎮ 丧事办了三天ꎬ三天里狗旦对我一直不理不睬ꎬ边

良村的人只当他是梁下县的村夫ꎬ不懂事理ꎬ便没去在意ꎮ 直到

第三天正午出殡前ꎬ狗旦才把我叫到门外ꎬ说出了真相ꎮ 狗旦

说ꎬ我本想也学姑姑的样儿ꎬ把这事带进棺材里ꎬ可反过来说ꎬ姑姑

要早说出来ꎬ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呢ꎮ 为了姑姑ꎬ今儿我也得当

回恶人! 狗旦对我是满脸的嫌恶ꎬ仿佛他姑姑是我害死的ꎮ 那

天的出殡我没能参加ꎬ因为我手脚冰凉ꎬ心跳加快ꎬ几次几乎昏

厥过去ꎮ 一向疼爱我的仁不顾族人的反对ꎬ硬是请一位中医陪

我留在了家里ꎮ 仁自是不知发生过的一切ꎬ那些天ꎬ我自个儿也

直想随婆婆而去ꎬ使那发生过的事永远成为无人问津的陈年往

事ꎮ 可在几个昏厥的瞬间ꎬ我再一次看到了葵花ꎬ铺天盖地ꎬ铺

天盖地的􀆺􀆺以往我总是把它当成一种吉兆ꎬ这时我却清楚那

不过是自个儿求生的欲望ꎮ 我生来头一回讨厌起自个儿ꎬ也头

一回想念起婆婆ꎮ 我天天没事儿人似的ꎬ自欺欺人地以为事情

会成为过去ꎬ却不知那事情就仿佛不散的阴魂ꎬ一直附着在了

婆婆的身上􀆺􀆺

一想起婆婆ꎬ我就知道通宵都不会有觉了ꎮ 前些年ꎬ睡不着

了吃片安定ꎬ管用得很ꎬ就像是阴阳间的一道门ꎬ吧嗒就关得

死死的ꎬ让你睡得跟死猪一样ꎬ什么什么都不用想了ꎮ 我心想人

还真有法子ꎬ管胳膊管腿ꎬ还能管脑子ꎮ 可后来ꎬ一片不管用了ꎬ

得两片才能把那道门关死ꎻ再后来ꎬ两片也不管用了ꎬ三片、四片

地加起来􀆺􀆺安定是文涛送来的ꎬ她一次只肯送十几片ꎬ好像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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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天拿它寻死似的ꎮ 我暗自好笑ꎬ说到底她还是不了解她

娘ꎬ一个梦了一辈子葵花的人怎么会寻死呢?

如今ꎬ文涛送来的安定已经有百十来片了ꎬ我扔进一只空瓶

子里ꎬ懒得再吃一片ꎬ那道门爱开着就开着吧ꎬ该来的ꎬ挡也挡不

住ꎬ来来往往的人ꎬ来来往往的事ꎬ阴间阳间还不是一样ꎮ

４

南庄ꎬ那个婆婆曾踮着小脚去过的南庄ꎬ就仿佛是我这辈子

的克星ꎬ什么时候沾到它ꎬ就一准儿会有灾祸找上门来ꎮ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事了ꎬ我刚刚十五岁ꎮ

父亲白天下地ꎬ母亲在家带着我和两个弟弟ꎮ 我有时带两

个弟弟玩儿ꎬ有时帮母亲缝缝补补ꎬ有时还趴在炕桌上写父亲教

下的字ꎮ 我识的第一个字是人ꎬ第二个字是家ꎬ第三个字是国ꎬ

后来识的字多了ꎬ就记不清哪个先学哪个后学了ꎮ 我做针线活儿

不肯用心ꎬ老是出错ꎬ母亲是个急脾气ꎬ一错就要骂上几句ꎬ父亲

却从没骂过ꎬ他总是说ꎬ针线活儿没好有坏ꎬ傻子也会ꎬ念书傻子

可就不行了ꎮ

我喜欢父亲在家ꎬ父亲一在家ꎬ天就黑下来了ꎬ星星们就上

来了ꎬ母亲就不急不骂了ꎬ一切都变得好起来了ꎮ 更好的ꎬ是父亲肚

子里的戏文ꎬ那戏文多得ꎬ就像他在院儿里种的葡萄ꎬ一串儿一

串儿的ꎮ 他讲«定军山»、«阳平关»ꎬ讲«大保国»、«二进宫»ꎬ讲

«文昭关»、«浣沙记»ꎬ还讲«李逵探母»、«林冲夜奔»􀆺􀆺讲着

讲着ꎬ左邻右舍的也一个个地来了ꎬ招呼也顾不得打ꎬ接过母亲

递给的蒲墩坐下来就听ꎮ 我们家的院子不大ꎬ一个葡萄架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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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窖就占严了ꎬ大家便坐在葡萄架下ꎬ摇了蒲扇ꎬ听父亲讲啊讲

的ꎮ 到了冬天ꎬ有的坐在炉前ꎬ有的坐在炕头儿上ꎬ四周都是暗

的ꎬ唯有炕前的炉子一圈火红ꎮ 大家的影子映在墙上ꎬ你挡了我

我挡了你摞起来了似的ꎬ其实看看各人ꎬ谁在谁的位ꎬ全没什么

相干ꎮ 父亲像是有点人来疯ꎬ人一多就不一折一折地讲了ꎬ讲整

出ꎬ比如«红鬃烈马»ꎬ他通常多是讲其中的«武家坡»、«大登

殿»ꎬ要讲整出可就长了ꎬ就要从薛平贵、王宝钏年轻时候的«花

园赠金»讲起了ꎻ人呢ꎬ也不坐着了ꎬ站起来又念又唱又比画的ꎮ

他记戏词一绝ꎬ段子再长人物再多也不会弄错ꎮ 比如«文昭关»

和«捉放曹»里都有一段二黄慢板ꎬ开头一句都是“一轮明月”ꎬ

但一个是“一轮明月照窗前”ꎬ一个是“一轮明月照窗下”ꎬ父亲

就从没有错过ꎮ 父亲说ꎬ戏词是要押韵的ꎬ前是“安”韵ꎬ下是

“啊”韵ꎬ韵错不了ꎬ词就错不了了ꎮ 这一说ꎬ大家就更佩服了ꎬ

一样地扛锄头种地ꎬ他脑子里的东西咋就装得多呢? 这时候

母亲就说ꎬ他那东西没在脑子里ꎬ都在兜儿里呢ꎮ 小时候ꎬ我当

真就去掏父亲的衣兜儿ꎬ大家便哈哈地笑起来ꎮ 我喜欢林冲这

样的人ꎬ有本事ꎬ对娘子还好ꎬ不像李逵那么粗鲁ꎬ好容易孝敬老

娘一回还让老虎把老娘吃了ꎻ也不像«文昭关»里的伍子胥ꎬ那

么多疑ꎬ一路上多少好人帮他ꎬ他还非逼得人家寻死不能相信ꎻ

更不像定军山里的黄忠ꎬ老了还不服老ꎬ人家越激他他越逞强ꎮ

父亲对黄忠可不这么看ꎬ他说ꎬ那不是逞强ꎬ是忠义ꎬ要不是忠

义ꎬ他七十岁的人哪能打一仗胜一仗的? 对伍子胥的多疑他也

很能理解ꎬ说一个全家都被杀了的逃亡人ꎬ要是不多疑才怪呢ꎮ

我不肯认输ꎬ就打岔问父亲什么叫逃亡? 父亲说逃亡就是逃生ꎮ

我说亡不是死吗ꎬ怎么又成生了? 父亲说ꎬ亡在这儿就不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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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了ꎬ就是逃跑的意思了ꎮ 这时候母亲就说ꎬ生啊死啊的ꎬ较

这真儿有什么用? 再说了ꎬ七十岁八十岁还不是编戏的说了算ꎬ

一个戏ꎬ又不是真事儿ꎬ一个比一个死性ꎮ 母亲这一说ꎬ就把我

和父亲的嘴都堵了ꎬ她不识字ꎬ不想听我们掰扯字的事ꎮ 不过我

从小跟父亲学识字ꎬ还是她撺掇的ꎬ弟弟建昌、建平学识字的事ꎬ

她也开始跟父亲念叨了ꎮ 母亲就是这么个人ꎬ什么事她说出来

才能算数ꎮ

一块儿听父亲说戏文的ꎬ还有腊八叔ꎬ冬至伯ꎬ小五子ꎬ

黑人儿爷爷ꎬ傻秋叔和傻秋婶子􀆺􀆺他们大多姓伊ꎬ有远门的ꎬ

有近门的ꎬ不姓伊的也是伊家的媳妇ꎬ比如傻秋婶子ꎬ她姓阎ꎬ叫

阎花ꎮ傻秋叔其实不傻ꎬ约莫三十来岁ꎬ一个周周正正的文静

人儿ꎮ 别看他不识字ꎬ父亲讲过的段子ꎬ谁跟谁哪挨哪他都一清

二楚ꎬ有人问起来了ꎬ人们都会朝他一指ꎬ问傻秋去ꎮ 傻秋婶子

阎花看上去倒是有点憨傻ꎬ粗眉毛ꎬ大眼睛ꎬ一对红嘟嘟的嘴唇ꎬ

嘴唇厚得都快要拱到鼻子了ꎬ鼻孔害怕似的ꎬ使劲儿朝天上撅

着ꎻ而那眉毛ꎬ粗也不是那粗法ꎬ左右挨得近不说ꎬ还上上下下地

长ꎬ就像两把乱糟糟的野草ꎮ 母亲说ꎬ人甭看相ꎬ你婶子可不傻ꎬ

心眼儿比筛子眼儿都多ꎮ 我本就不信她那样的人会喜欢听戏文ꎬ

果然后来就发现ꎬ她是来跟踪傻秋叔的ꎬ傻秋叔来她才来ꎬ傻秋叔

走她一准儿走ꎬ有时候傻秋叔去趟茅房ꎬ她也要跟了去ꎮ 有一回

听母亲对父亲说ꎬ也难怪ꎬ傻秋有人儿呢ꎮ 我问什么叫有人儿ꎬ

母亲就呵斥我说ꎬ小孩子家少打听! 不过我挺可怜傻秋叔的ꎬ周周

正正个人ꎬ怎么就有了阎花那样的媳妇呢? 仿佛是为了傻秋叔ꎬ

我从不管阎花叫婶子ꎬ也很少跟她说话ꎬ躲不过了就嗯嗯啊啊的ꎮ

她果真是不傻的ꎬ有一回就跟母亲说ꎬ你家葵花可不是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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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ꎬ眼皮子高ꎮ 母亲说ꎬ她惹着你了? 她说ꎬ没有ꎬ就算惹着了ꎬ我这

当婶子的还能不让着她? 我是掂量着ꎬ给她找个好人家呢ꎮ

阎花这话ꎬ母亲自是没当回事ꎬ阎花虽说还算近门的媳妇ꎬ

也热心说媒拉纤儿的事ꎬ但母亲早说过ꎬ我们家的闺女十八岁以

前是不嫁人的ꎮ 我知道她这是受了父亲的影响ꎬ父亲识文断字ꎬ

这些年还跟小学校的几个老师常有来往ꎬ他们的话她也许不全

懂ꎬ但她愿意做出懂的样子ꎬ她看不起那些只知道种地的死庄稼

主儿ꎮ 可她自个儿也没想到ꎬ我刚刚十五岁ꎬ她竟是求上门去ꎬ

找阎花说亲去了ꎮ

原因来自全世界都知道的那场日本鬼子的侵略ꎮ

一九三一年日本先占了东北ꎬ到一九三七年又把军队开到

了天津、北平ꎬ这俩城市一被打开ꎬ紧接着自然就是华北平原了ꎮ

那以后每天都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ꎬ有说日军在平津一带已

屯兵几十万ꎬ只等一声号令ꎬ就往南开过来了ꎻ有说国军也不是

孬种ꎬ那二十九军、五十二军、五十三军的将士ꎬ正在与日军浴血

奋战ꎬ谁胜谁负还未见分晓呢ꎻ还有大骂日本兵的ꎬ说日本兵如

何如何不是东西ꎬ见了男人就杀ꎬ见了女人就辱ꎬ天津、北平一些

地方都血流成河了􀆺􀆺那时的父亲显得忧心忡忡的ꎬ白天不拿

家什就出去了ꎬ晚上还回来得挺晚ꎬ也不知在忙什么ꎮ 有一晚好

容易等到他回来ꎬ缠了他说戏文ꎬ他却叹口气道ꎬ国军节节败退ꎬ

小日本的贪心又大得很ꎬ这一南下ꎬ恐怕就不只是华北的事了ꎮ

我怔怔地看他ꎬ见他目光对了母亲ꎬ显然没听到我的话ꎮ 就听

母亲说ꎬ你呀ꎬ先甭想那么远了ꎬ先顾眼前吧ꎬ万一日本人来了ꎬ

咱一家子逃是不逃 ? 父亲说ꎬ看看再说吧ꎬ要逃也是你带孩子

们走ꎬ我是不能逃的ꎮ 母亲说ꎬ你不逃我们也不逃ꎬ要死咱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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